
我家距离禹门口不足十公里，单位的水源地
就在禹门口东南这片辽阔的滩地上。禹门口及附
近的黄河滩地，是大自然赏赐给周边居民的休闲
乐园，我们每年总要去个十数回。对我和同事们
来说，黄河禹门口是个熟悉得如同隔壁邻居一样
的存在，是不折不扣的家门口的风景。
“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这说法对我喜爱的

禹门口显然不适用，眼望大河两岸的高山、脚下奔
流的大河，总让人看不够。禹门口，又称龙门，当
地人常用的称谓是“禹门口”。私下揣测，冠之以
“口”，当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此地为黄河在晋陕峡
谷的南端出口，二是指渡口，因为此地为秦晋交通
要隘，禹门古渡是黄河中游的著名渡口，历来为兵
家必争之地。春秋时期著名的秦晋韩原之战，秦
国就是从这里东渡黄河，大败晋军，俘虏了晋惠
公。公元617年，李渊从晋阳起兵后，也是从禹门
古渡渡河西进，出兵关中，最终建立了大唐帝国。
抗战时期，战斗异常惨烈、粉碎日军渡河西犯企图
的禹门口保卫战，也发生在此地。

如果从空中俯瞰，这个“口”字，实在是再形象
不过：穿行在晋陕峡谷之间的黄河，就像一条身体
摇来摆去、莽莽苍苍的巨龙；位于晋陕峡谷南段的
禹门口，是这“黄龙”的头部。“黄龙”张开巨口，气
势恢宏、日夜不停地吐出浊黄的水流。黄河一出
龙门，河床陡然变宽，在宽至数公里的河面上缓缓
流淌，浅吟低唱，尽显母亲河的温柔，也衍生出“三
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沧桑慨叹。

龙门、禹门口之名，均与中华民族那位著名的
治水英雄大禹有关。相传，远古时期大禹治水时，
曾开凿龙门，疏导河流。据《三才图会》载：夏禹定
名龙门，此处两山壁立，状尽斧凿，河出其中，宽约

百步。在这里，听人说起或对人说起最多的，就是
大禹治水的故事。此地常有地名与纪念大禹有
关，比如禹门口西北方向有佐证治河不易的错开
河，禹门口东南方向的河中沙洲上，则有传说河水
从不会淹没的禹王坟。在网上看到一张摄于
1899年的山陕龙门全图，那是一张黑白图片，图
中东西两座高山巍峨耸立，夹河而峙，那条
从洪荒远古流来的大河从两山形成的“门
扇”中涌出。大河岸边建有规模壮观的大
禹庙，飞檐斗角、鳞次栉比，隔了百年光阴，
庙内香火旺盛、游客络绎的景象，仿佛依然
清晰可见。

山河壮丽，壮丽山河。千百年来，面对
禹门口，诗人们一次次发出赞叹。我承认，
这句赞美缺乏新意，但是，我实在想不出，
还有哪一个词语，可以比它更加准确地表
达出我面对这方山水时的感受。尽管这可
能被人诟病为没有创意，但我还是要把这样的赞
词，以无比的虔敬之情，再次送给禹门口。

龙门，是“鱼跃龙门”神话传说的发源地。
桃花三月，一群群鲤鱼自百川游集于此，向龙门
发起冲刺，其中的佼佼者，一朝跃过龙门，则自
断焦尾，羽化成龙，腾云驾雾、呼风唤雨。此地
黄河出产的鲤鱼，与别处不同——尾巴是红色
的。当地人说，这红尾鲤鱼，就是它的祖先跃过
龙门后，尾巴被天火灼烧遗留下来的印记。当
然，神话传说不能完全按照现实逻辑来理解，但
所有的传说其实都有现实的影子，说此地是鲤
鱼跳龙门故事的发源地，也并非全是妄言：黄河
在晋陕峡谷中左奔右突，一路奔流来到禹门口，
受两岸壁立悬崖束缚，桀骜不驯的黄河在这一

河段奔腾咆哮、波涛汹涌；每年三月，黄河冰消
雪融，形成桃花汛，而鲤鱼就有逐浪而跃的习
性——貌似异想天开的神话传说，自有其现实
的合理成分。

也许是上、下游水库的修建，降低了水位落
差，如今的黄河禹门口段，不再那么风高浪急，河

水也因上游大规模绿化植树，不再是“一碗水，半
碗沙”。家住黄河岸边的朋友说，现在的黄河，和
她小时候看到的黄河不太一样了，但都一样美，美
得不可方物。

黄河水质清了、风浪小了，“鱼跃龙门”的故
事，还在不断讲述。

美好的神话传说是催化剂，催化激发人们对
美好事物的向往与憧憬。来到神话故事的发源
地，人们会觉得这是一种缘分，似乎他们也是那群
鲤鱼中的一员，和它们一样，都是来此寻梦的。那
些一路溯流而上来到龙门的鱼，为了心中的梦想，
不停地冲刺跃起，只为“鱼生”中那一脱胎换骨时
刻的到来。那些即使暂时没有冲上龙门的鱼，从
高高的浪尖上跌落下来，摔得鼻青脸肿，也并不言

悔。它们游回老家，等待来年桃花盛开时，再来到
龙门奋起一跃。诗仙李白吟哦道：“黄河二尺鲤，
本在孟津居。点额不成龙，归来伴凡鱼。故人东
海客，一见借吹嘘。风涛倘相见，更欲凌昆墟。”那
些在额头上留下一道疤的鲤鱼，没有忘记自己的
梦想：别看我此时与普通的鱼相伴厮混，表面上看

好像与其并无二致，可是龙门一行后，我的
内心与它们大不一样了。有朝一日风云际
会，借助浪涛我定会飞越昆仑，这龙门就更
不在话下了。

一条原本普通的凡鱼，因不断挑战超
越自我、勇于创造生命新境界的精神，在一
辈辈人的讲述中，获得了永生；鱼跃龙门的
精神，也在这口耳相传中，逐渐转化成中华
民族世代相袭的生命基因。

小小的一条鲤鱼，竟然要跃过高度相
当于自己身体十几倍、几十倍的龙门，它所

面临的挑战与困难，可想而知。正是它小小身体
所蕴含的这种巨大勇气，令人慨叹不已。大禹的
父亲鲧因治水不力而死，为天下苍生计，大禹毅然
接过治水大业的接力棒，变堵为疏，三过家门而不
入，终于驯服了黄河，使其乖乖流向大海。夏禹治
水的勇气与智慧，给后世留下了龙门山一样不朽
的精神丰碑。

陪同我们游览的杜枝俊，手中拿了一杯温热
的橙子汁，笑吟吟朝我走来。他脸上的笑容，呈
现黄土一样朴实的本色。他介绍说，这文化杯是
他自己设计的，他指着杯身上的两行黑色小字，
一字一字念给我听：“相较于智慧，我更不愿意
失去勇气。”转到杯子的另一面，他又让我看上
面的另三行文字：“我们不是在兜售情怀，我们

只想为您接下来的勇敢前行，找到一个理由和一
个新起点。”这行字的旁边，还有六个醒目的红色
繁体字“登天梯，跃龙门”，笔画扎实认真，让我想
起大梯子崖工匠镐头起落间留下的那 365 级台
阶。杯身上最突出、最抢眼的，是四个橙黄色的大
字：“化尔为龙”，笔意纵横、驰骋天地。无疑，这才
是这小小文化杯的点睛之处。八年前，听着大禹
治水、“鱼跃龙门”故事长大的杜枝俊，从青岛回乡
开发大梯子崖景区，他想把这方山水的自然风光
之美与历史文化之美介绍给更多游客。
“兴来写得一枝春，人力能补天地缺。”此刻，横

陈于我们眼底的风景，哪里是单纯的自然风光呢，哪
一处不是人力与天地合力塑造的产物！

如果没有大禹治水，此刻在我们脚下转着水花
奔流的黄河，也许会是另一副模样；如果没有北魏时
期凿梯的石匠，这山墙一样直立的悬崖峭壁上，不会
有如此奇崛古拙的“天下第一挂壁天梯”……作为最
高级的智慧生物，人类挥洒诗意的笔触，写在自然山
水之上，为天地间增添无限春意。

站在“之”字形天梯上，我指着黄河河道仅38米
处上方的铁路桥给同伴看。那条铁路名作“浩吉铁
路”，截至2019年9月，是世界上一次性建成并开通
运营里程最长的重载铁路。铁路桥蓝白相间的桥
体，飞虹般凌驾于河面之上，四周千峰簇拥。长龙一
般的运煤专列，在桥面上飞速行驶。

我们登临大梯子崖的那天，是乙巳年仲春的一
个上午，天幕是灰白色的。苍茫天地间，这桥是唯一
靓丽的颜色。猛然间，又忆起大梯子崖宣传图册中
的那幅禹门口远景图，照片是在一个晴天丽日拍摄
的，铁路桥体鲜明的天蓝色，与头顶蔚蓝的天空、洁
白的云朵交相辉映，碧宇澄澈、苍茫辽阔。

又是一年高考季、毕业季，那晚梦到自己
高考失利没有考上大学，早上醒来，惊出一身
冷汗。上班路上，看着一辆辆“高考送考专用
车”疾驶而过，不由得又想起自己在河北省衡
水老家读高中的那些日子，捡拾几枚时光的
碎片，聊以慰藉。

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参加了衡水地区
统一组织的中考，由于初中三年学习比较刻
苦，我幸运地达到了中专录取分数线。当时，
国家建设急需大量的中等专业人才，考取了
中专，就能立即办理“农转非”手续，吃上农村
人渴望的“商品粮”。我达到中专录取分数
线，一时成为我家，甚至整个村的新闻。分数
虽达到了，但县招办还要组织面试。我报考
的是地区的一所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去向是
当小学或初中老师，当老师需要多方面的技
能，比如绘画、唱歌等，面试比较严格，我幸运
地通过了这一系列测试。只可惜在最
后的体检环节出了问题，当时我发育
晚，身高还不到一米五，县招办的老师
认为我身高太矮，写板书够不到黑板，
不能胜任老师这一岗位。就这样，我
的“中专梦”就因县招办老师的一句
“身高不行”，而彻底幻灭了。事后多
年，我一直认为我的指标是被别人冒
名顶替了。

当时，地区和县里招生规定，中专
没有录取的，依次递补录取县办重点
高中，我顺理成章地被县中录取了。
要知道，我们那所县中当时在全省、全
地区非常有名气，能考进那所高中读
书太难了。初中苦读三年，中专没被录取，还
能做什么，还能有啥理想和目标，我把考中专
当成了全部。我失落地告诉父亲我不读书
了，想和他一起务农。县重点高中的录取通
知书送到家，父亲怎么劝我，我就是不去报
到，眼看着报到日期一天天过去了。

直到八月底的一天，父亲说带我去县城
看看，等转到那所中学门口，我的好奇心上
来了，既然到了不如进去转转。进了学校，
我看到在学校主干路两旁的墙壁黑板上，用
彩色粉笔书写着高考光荣榜，一个个陌生的
名字后面，标注着一个个响亮的大学校名，
其中不乏全国知名大学。看到那一个个闪
光的校名，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告诉父
亲我要读高中。幸运的是，尽管报到时间过
了，但学校还给我留着名额。现在看来，如
果当时我彻底放弃读书，不知道人生又会走
向哪条路。

那时，我们学校实行寄宿制，一天三顿
饭都在学校吃，一周放假一天，这样下来一
个月就要在学校吃住20多天。按照当时的
物价和粮食供应标准，每人每天是4角人民
币和1斤粮票，合计每个学生每月要向学校
缴纳10元8角人民币和27斤粮票。家里户
口是非农业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吃“商品
粮”的，这些钱和粮票不算什么，家里大人挣
工资，有固定收入，国家定期按人头发粮
票。对我们班里大部分来自农村的学生来
说，筹集这些钱和粮票的确有些困难。我的
父母都是地道的农民，世代过着面朝黄土背
朝天的日子，粮票好说一点，可以拿自己种
的粮食换。每到周日放假，我和父亲用木板
车拉着小麦和玉米到公社粮站，用21斤小
麦、9斤玉米换30斤粮票。周日粮站歇班，
父亲好说歹说才让工作人员收下粮食。家
到粮站距离很远，赶上粮站有人在也很不容
易，因此每次父亲都尽量多拉一些粮食过
去。那时家里的粮食并不富余，家里非劳动
力人口多，都要张嘴吃饭。

粮票问题解决了，至于那10元8角钱，父
亲着实有些为难。生产队按每个家庭挣的工
分总数分粮食和少量的钱，为数不多的那点
钱刚刚够家里买油、盐等生活必需品。几个
姐姐除了下地挣工分，从生产队回来后，还要
去路边割草晒干了交给生产队换钱贴补家
用。爱抽烟的父亲从仅有的一点点烟钱中省
出几块钱，每个月都是东拼西凑勉强凑够10
元8角钱。有时实在凑不齐，父亲就只能临
时从在乡广播站上班的邻居哥哥家借几块钱
给我，以解燃眉之急，只有按时把钱和粮票交
到学校，我才不会饿肚子。

我们上高中时，学生吃饭不像现在有固

定食堂，可以打完饭后坐在那里吃，而是一个
班分成五六个小组，每个组十几个人，每天一
个组各派两个值日生负责打饭，一个人提着
竹篮子，一个人提着水桶到食堂，篮子用来装
馒头，水桶用来装稀饭或菜汤，等回到宿舍，
门前的地上，十几个各式各样的搪瓷盆已经
一字排开，值日生用长把铁勺往每个盆里舀
上一勺稀饭或菜汤，每个人自己从篮子里拿
一个馒头，这一勺稀饭或菜汤和一个馒头，便
是我们那时的一顿饭。学校不提供炒菜，也
没有那个条件。想吃菜咋解决，都是每周放
假回家时，从家里拿几瓶用芥菜头或萝卜腌
制的咸菜。

那时母亲去世了，我只能自己从发霉的
咸菜缸里随便捞点，简单洗洗切切，放点香
油，作为一周仅有的蔬菜。对一个十五六岁
的孩子来说，学校提供的饭食肯定是吃不饱

的，经常是晚上饿得睡不着觉，但凡村里有人
到县城，父亲都会请人家给我捎两三块钱，那
是我最高兴的日子。学校就在县城城墙边
上，下课后我去城里的菜市场，花5角钱买上
一个大饼，放在宿舍墙上可以通风透气的篮
子里，每天饿得受不了时，就掰一小块作为
“零食”吃，如此便可以坚持十多天。

我们高中班有近40个男生，集体住在
一个用旧教室改造成的宿舍里，床是啥样
的，没住过的人还真想象不出来。说是床，
倒不如说是大竹排，整个宿舍用一劈两半的
竹子做板子铺成一个大圈，所有男生就人挨
人用薄褥子做床垫睡在上面。竹板子凹凸
不平，睡在上面真是硌得难受。不仅难受，
还特别拥挤，人均宽度最多不超过两尺，你
翻个身，别人就要跟着翻身。宿舍的窗户也
很破旧，夏天打不开，冬天关不严，门更是形
同摆设。夏天还好过些，到了冬天，宿舍里
冷得像冰窖一样，刺骨的寒风从窗户和门缝
儿长驱直入。大部分学生家里都不富裕，可
以御寒的被子也有限，大家晚上只得相拥而
眠，互相取暖。

宿舍里也没有厕所，方便时要去五百米
外的围墙边公厕。宿舍地势低洼，每年七八
月份大雨不断，宿舍里经常大水漫灌，地上漂
浮的不是饭盆、脸盆，就是鞋和衣服，我们睡
的竹板床也在水里漂来漂去，像游船一样。
有一次，在暴雨到来之前，我们做了“抗洪”准
备，把怕湿、怕淹的东西事先挂到了墙上，否
则，一个同学家里送来用于换大饼的白面就
要被水淹了。还有一件让人哭笑不得的事。
一年冬天，连着几天雪下个不停，宿舍里阴冷
潮湿，每个人的被子也都是湿漉漉的，几乎可
以拧出水来，盖在身上让人打寒战。好不容
易天晴了，太阳出来，早上上课前，同学们都
争着抻绳子晾被子，我也急着把自己的被子
拿出来，在新盖的二层教学楼后的墙根下，抻
根绳子把被子晾上，然后就去上课了。等到中
午下课回到宿舍，想去看看被子晾晒得咋样，
眼前的情景真是让我始料未及——太阳是出
来了，教学楼顶的雪也融化了，那雪水直接流
下来，把我的被子全淋湿了。我只好穿着衣服
挨过一个漫长的冬夜。

那时学校距离老家足足有二十多公里，
且都是坑洼不平的黄土路，途中还要经过两
个比较陡的河堤，那是滏阳新河。村里、乡里
还没有通公交车，一周回一次家，只能是步行
或骑自行车，父亲考虑到我学业繁重，走路往
返太耽误时间，就把家里唯一的一辆自行车
给我了。可即便有了自行车，一路上也没有
轻松多少。

黄土路最怕水，一遇到雨水，路就变得泥

泞无比，即使是步行，也是深一脚、浅一脚，更
不要说是骑自行车了，那时已经不是人骑车，
而是车骑人了。在泥水里，自行车车轮被塞得
死死的，根本转不动，我只好把自行车扛在肩
上，自行车后座上还驮着书籍和日用品，一个
十五六岁的孩子扛着几十斤重的自行车和行
李，在暴雨中的泥土路上行走有多艰难，可想
而知。有一次，周五傍晚放假我从学校出发，
中途遇上大雨滂沱，回到家已是凌晨，全身没
有一点干的地方。

冬季对我来说，同样是严峻的考验。我们
那里是冀中平原，村子稀稀疏疏，一眼望去都是
低矮的平房，树木也不多，因此寒风吹来，真是
无遮无挡。骑车走在往返学校和家的路上，风
吹在身上，直接把单薄的棉衣打透了。有时遇
上风太大，自行车一点儿都骑不动，只能用尽力
气去蹬自行车，使劲儿弓着腰，让身子与地面尽

量保持平行，减小风的阻力，这才能勉强
走走停停，单单一趟路，就要花费四五个
小时，到了学校已是精疲力竭，还要空着
肚子上学校统一组织的晚自习。

我在县重点中学读书，算是有出息
的孩子，我的大舅非常看重我，大舅是母
亲的亲弟弟，在天津工作，他回老家时也
经常鼓励我考天津的大学。他和同样在
天津工作的大姑，时不时给我们一些旧
衣服，间或也买几件新衣服。

那时，买布做衣服、穿衣服跟现在
不一样，不能想买啥就买啥，买布首先
要有布票，布票是国家统一计划，家里
没有布票，即便你家有手巧的母亲、姐

姐，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只记得，当时我
能换洗的上衣就是那一两件“学生蓝”，裤子永
远是那条耐磨的“条绒裤”，脚上穿的是姐姐给
做的“千层底”布鞋。我非常羡慕班里的体育
特长生，他们不但可以不用天天上文化课和
早、晚自习，还有学校给他们配发的各式各样
的运动服。

读高三那年，大舅给我买了一件西服上
衣，通过邮局寄到了学校，我穿在身上觉得真
是好看，同学们都认为非常时髦。我也希望那
件西服上衣能给我带来好运，平时舍不得穿，
只在那年期终考试期间穿了几天，然后就把那
件上衣精心地叠好放在行李包中。放寒假，快
过年时，我拿出那件上衣，挂在宿舍前的晾衣
绳上，本想晒晒整理一下，过年时再穿，谁知下
课回到宿舍，那件上衣便没有了踪影，找遍房
前房后就是没有，很长时间我心里都是堵堵
的。回到家，姐姐们责备了我很久。直到现
在，那件西服上衣始终“挂”在我心里，那是大
舅对我的期望。

高中三年的学习非常艰苦，当时学校的教
学模式可以说就是现在“衡水模式”的前身，教
室、宿舍、食堂“三点一线”，学生用心学，老师尽
心教，我们的唯一目标就是考上大学。在老师
和家长的期待中，我们走进了高考考场。三天
的考试结束了，接下来是估分、报志愿，家里人
都不懂怎么报志愿，我也不太懂，心想只要能考
上大学，能“农转非”，吃上“商品粮”，报什么志
愿、学什么专业都无所谓。告别曾经的同学和
老师，我忐忑不安地回到了村里的家，然后便是
难熬的等待。

在家里，我每天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父亲
说：“你还是到地里干点活吧，一是换换脑子，别
总一门心思想着考得怎样，容易憋出病来；二是
帮家里照看一下庄稼，家里的劳力的确不够。”
就这样，我每天和父亲、姐姐一起，日出而作，日
落而息。在七八月份的骄阳下，我在田地里劳
作，实实在在地体会到了农民的辛苦与付出。
父亲一辈子默默无闻地辛勤耕作，就是为了我
将来有个好工作，有个好前程。

那年八月底，我一如往常下地干活。地里
的玉米正在拔节生长，我和几个姐姐一边锄
草，一边为玉米施肥。锄头实在是太沉太重
了，伸到土壤里，我费劲儿地拉动着，感觉比读
书辛苦多了，不是草没锄掉，玉米苗却被锄掉
了，就是几次差点把腿给磕破了。父亲说，你
还真不是干农活的料儿。我直起腰准备歇一
歇，突然看见穿着墨绿色衣服的邮递员直奔我
家地头而来，他一边跑，一边挥手，手里好像还
举着什么。父亲说：“一定是你的大学录取通
知书到了！”

那年，我考上了大学，读了电气工程系。

夜深，天冷，李老师从胡同口回家后，待在空荡荡
的补习室，一个激灵又一个激灵，先前的睡意全没了。
室外温度16摄氏度，李老师下意识地把手伸向柜式空
调出风口，风是暖的，处于制热模式。但这些暖，很快
被冷消解了，仿佛有一截儿骨头落在胡同口，外面的冷
空气长驱直入。

去胡同口，对李老师来说，是必要的。那些被处罚
的补习班老师，一部分就是因为安全意识不强，在学生
交接环节上大意了，然后拔出萝卜带出泥。李老师与
家长有言在先，他只负责学生在他家补习室的安全，一
旦出了大门，一切由家长负责。说是这么说，每次下
课，李老师都要站在门口，确认步行到胡同口的学生被
家长接走后，才能放心。

这是周日上完的最后一个补习
班，也是当日的第三个，如果加上周
六的两个，在这个周末，李老师共上
了五个补习班。班是“一对二”那
种，每班两个半小时，算下来十二点
五个小时。从时间看，与在县二中
上课差不多，但补习班累就累在
“补”字上。

来补习的学生，要么基础差，找华
佗治一下跛脚；要么基础好，希望更进
一步考高分。补习班老师要想因材施
教，必须先摸清学生的底子，再将基础
接近的捉对儿拼班。周末两天熬下
来，李老师精力再充沛，最后也要催时
间跑快一点。晚上九点半没到，他就
打了几个哈欠，实在困。他早想好了，
今晚懒得洗漱，反正天冷少洗一次不
要紧，要紧的是转天有高三的四节物
理课，不早点睡不行。

从李老师家到胡同口，步行大
概两分钟，只要家长在那儿候着，再
慢的学生也能在3分钟内接走。这
个周日晚上，李老师照例九点半下
课，3分钟后，男学生被远房老表接
走了，剩下的女学生贾梦，在胡同口
左顾右盼。

过了5分钟，贾梦仍在胡同口
站着，这有点反常。

李老师把手机攥在手上，快10分钟了，贾梦还在
那儿。李老师想到了打电话，但在补习学生家长中，唯
独没有贾梦家长的联系方式，更没见过面。他一边盯
着胡同口，一边在门前踱来踱去，心中不免有些忐忑，
甚至有一刹那，后悔当初不该给陶副校长帮忙。

陶副校长是李老师的顶头上司，也是县二中呼声
最高的副职。两个月前，霜降那天，陶副校长在电话里
说：“李老师，办补习班了吧？”
“陶校长，没，没，哪敢办补习班啊！”
“其实，补习也是为学生好，为家长好，为全县高考

好，不要太张扬就行。”
陶副校长这番话，让李老师丈二和尚摸不着头

脑。陶副校长到底是啥意思呢？李老师吃不准，迟疑
了一会儿说：“没办呢，请校长放心，不给您惹麻烦。”
“是这样，我有位老同学的女儿，在县一中读高二，

物理不行，你要办了，就帮个忙吧。”
陶副校长这样说，应该交底了，不像是在试探。再

说，大家都在一个圈子里，说自己家里的补习班外面没
点儿风声，那叫掩耳盗铃。他留有余地地说：“陶校长，
这样吧，回头我这边如果有亲戚孩子来，就通知您。”

言外之意，陶副校长当然懂，赶紧给李老师吃下定
心丸：“放心，辛苦费一分不少。”

陶副校长人脉广，能力强，风传“转正”就是年前年
后的事。李老师没想过提拔什么的，反正事业单位，靠
专业技术吃饭，只要把书教好了，其他方面他不那么在
乎，但领导的面子不好驳。李老师赶紧声明：“朋友帮
忙而已，免费的啊！”
“也行，到时我同学请你喝一杯！”
说来凑巧，就在当天，李老师一远房老表也打来电

话，说儿子在县三中读高二，物理成绩下滑了，不补习
的话，211都考不上。一天两人，正好凑上，李老师爽
快答应了，然后将自家的定位发给远房老表和陶副校
长。至于具体是哪一家，胡同里都是独门独院，看对联
就行——“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

新增的“一对二”，在当周周日晚上就安排了课。
远房老表很感激，也很惊讶，这与先前朋友讲的出入太
大。朋友说，李老师教物理，说他排第二，县里没人敢
说第一，而且，想找李老师带学生，即使不吃闭门羹，能
不能排上课，也难说。

其实，人家说得没错，李老师并不是耍大牌，而是
原本没打算办这么多班，甚至一开始根本就不想办补
习班，奈何熟人圈子的家长三番五次地找。李老师说：

“我们不能办补习班，还是去找别人吧！”
“李老师，我就认您。”家长恳求道，“孩子就物理不

行，您就当帮个忙吧！”
“这忙帮不了。”李老师继续推辞。
“在家里办，‘一对二’，就当朋友帮忙。”
“哪有不透风的墙？”为说服对方，李老师还举了个例

子，“上次有位老师被查，从县城调到边远山区去了。”
“您放心，谁说有偿了，看见给钱了吗？”家长倒像个

心理导师，一层层地剥去李老师的顾虑。
找的人一多，李老师就犹豫了。老伴儿在城市带

孙子，周末他独自在家也是闲着，补习客观上也是在帮
人，将来考上大学，终归是自己的门生。不久，他将闲

置的客房清理出来，先给两个熟人家
的孩子开了“一对二”补习班，时间为
150分钟。一段时间下来，风平浪静，
于是又答应了一些家长，班从一个到
两个，再到四个，反正先补课，辛苦费
嘛，再说。至于周日晚上办班，就像
医院专家为患者加号，也算给陶副校
长帮个忙。

补习班是个小社会，有位爱打麻
将的家长提议建个群，李老师默许了，
反正与家长沟通啥的，很实用。建群
有风险，奈何爱打麻将的家长点子多，
自封群主，还整了一套暗语，群名为
“私房菜食客群”，李老师的代号为大
厨，其他家长按照先后顺序，分别为食
客1、食客2……群里很活跃，大厨有
啥安排，食客或孩子因病因事调个时
间，都可以及时交流，群主看到一些快
讯也会第一时间转过来。

贾梦是陶副校长介绍来的，家长
没有主动联系，李老师不至于把陶副
校长拉进来。领导安排的事只管去
做，问了不该问的，可能画蛇添足，忙
也白帮了。出乎意料的是，在这个寒
冷的冬夜，没有贾梦家长的联系方式，
还真闹心。当然，没及时来接孩子，为
这事贸然通知陶副校长，搞得满城风
雨，似乎也不合适。想想，李老师决定
再等等。

转眼过去了15分钟，贾梦仍在胡同口缩着脖子。李
老师再也按捺不住，紧走几步赶到胡同口：“贾梦，家里还
没来接？”

贾梦循声扭头，抬起手，别住罩着半边脸的羽绒服连
衣帽，笑着说：“李老师啊，您怎么来了？”
“你爸妈有那么忙吗？这么晚了还不来？”李老师抱

怨道。
“估计我爸去突击检查了，应该马上到，您回去吧！”
“检查……”李老师本想问问检查什么，但没等问完，

就见射着晃眼大灯的轿车开过来，“嘀嘀”两声，横在他们
身前。

贾梦拉开车门，挥手说：“李老师，您赶紧回家吧！”
驾驶室车窗降下来，里面是个中年男人，与贾梦撞

脸，一眼看出是亲爸。他手握方向盘，探出头，微笑着说：
“李老师吧，添麻烦了！”然后，按了两声喇叭，一踩油门，
消失在拐弯处。

贾梦被接走，李老师放心了，转身钻进只有微光的胡
同里。他三步并作两步，回家闩好大门，再去补习室准备
关空调时，微信发出了“咚”“咚”的提示音，摸出手机，打
开一看，群里转发了一则快讯，标题是《突发！今晚我县
三部门联手查封两个课外补习班》。他心头一紧，好险
啊！赶紧点开链接，特写图片上，领队的人看着很眼熟，
分明就是刚才车里与贾梦撞脸的那个人！

李老师愣住了，心底暗骂陶副校长。
补习室的空调嗡嗡嗡吹着热风，李老师却感觉一股

冷风，从胸口吹到后背，然后遍布全身，仿佛大大小小的
骨头，都挂了一层冰凌。他嘴巴张成“O”形，用力哈气，
感觉双手暖和些后，再次打开“私房菜食客群”，迅速发出
一条信息：

@所有人：各位食客朋友，私房菜前期为试吃期，一
律免费。鉴于大厨身体不适，自即日起，私房菜永久停
业，敬请谅解！另，请即刻解散此群为盼！

发完信息，李老师迅速退群，以免看到其他人的跟
评，随后便瘫坐在了椅子上……

本版题图 张宇尘

E-mail:wyzk@tjrb.com.cn
上津云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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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频道

天津卫视（101）

19：30 我的后半生

21：20 跨时代战书

天视2套（103）

18：45 父辈的荣耀

天视3套（104）

19：00 生死连2

天视4套（105）

21：00 丈母娘来了

天视5套（106）

20：00 旗开得胜

教育频道（107）

20：10 百医百顺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天津卫视

我的后半生（10、11）

■沈卓然七十寿

辰这天，亲朋好友都来

了，就连徐院长也来了，

沈卓然还大方地介绍了

连亦怜和徐院长认识。

可是当人都到得差不多

时，沈卓然提出一起进

去，连亦怜却满脸不高

兴地要出去透透气。

一切都是因为连亦怜

再次提及将房产过户

给连进，言辞中满是对

连进未来的担忧与期

许，这不禁让沈卓然心

生疑虑。

文艺频道

父辈的荣耀（4—6）

■为了争夺能够

工作的名额，梁富宽和

徒弟打了起来，梁富宽

的徒弟顾意和被打得很

重，甚至住进了医院。

顾长山为了能够使梁富

宽不受到影响，来到了

医院想要求情，但是梁

富宽的徒弟却一直死咬

着不放。最后还是顾长

山答应让梁富宽的徒弟

留下来，这才解开了徒

弟的心结。

影视频道

生死连2（29—32）

■日军指挥部收

到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

投降的消息，尤大忠击

毙了准备投降的日本军

官，誓死不降新四军。

指挥所发生内讧，尤丽

丽死在吉田平章枪下，

尤大忠击毙吉田平章后

不知所踪。武十三等人

收到日本人投降的消

息，全团上下欢呼雀跃，

新四军兵不血刃解放王

官镇，抗战终于结束了，

武十三作为新四军代表

接受了杨泰地区日本军

官的投降。


